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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平，1963年生，上海人。1985年
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88
年于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获硕士学位。现
任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
官、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专家、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
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投资
建设运营了40余座生活垃圾焚烧厂。获上
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建设功臣等荣誉。

在高考前，朱晓平一直有一个很具体

的理想——成为一名“穿着西装”的工程

师。小时候看的电影《第二次握手》里

面，总是镇定自若、潇洒自如的工程师在

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报考志愿表

上，他认真地写下“精密仪器系”“建筑

系”两个专业，将对未来的期许通约为工

程师这一志业。

1980年夏秋之交，朱晓平和另外12位

上海同学一起考入清华，也成为当年上海

青浦区唯一的被录取者。站在高中母校的

朱晓平：欣得焚火净域，筑梦寰宇清绿
○柳体洲（2024 级硕，法学院）

门口，看到大黑板上贴着大大的祝贺信，

他感觉到内心微颤，骄傲与喜悦涌上心

头——考上清华在此刻有了真实感。

然而入学体检结果却给朱晓平开了个

玩笑——色弱，仪器仪表、精密仪器都学

不了。最终，他进入了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建筑结构工程专业。从清华踏上的工程师

之旅，至今已经整整45年。

青春好闻道，土环有和声

回忆本科五年，朱晓平在土环系的学

习过程无疑是享受的：“读书好像也没费

太大劲，主要是很多老师讲课都非常有

趣。”他的成绩也颇为突出，全年级共96

人，他常年名列前五。

课堂上，老师们经常抛出一些出乎意

料的问题，在常规思维的疆域之外，激发

同学们探索的欲望和热情。直到现在，朱

晓平仍记得地震学的老师半开玩笑地讲：

“你们要学好公式定理，要是能把地震

引到敌人脚底下就好了。”当时全国还没

有几座超百米的建筑，教建筑机械的老师

就把200米、300米的超高层建筑问题搬进

课堂，让同学们计算相关的设计。还有班

主任朱燕老师，“像妈妈一样”带着同学

们。在所有善意、才智与热忱的包裹下，

朱晓平轻松而愉悦地汲取知识。

课业之外，朱晓平的校园生活“红红

火火”。下午四点以后的热闹操场上，班

里同学们分成多个运动小组打篮球、踢足

球，朱晓平也常参与其中，还专门修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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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游泳课。“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

口号也是此刻在他心里扎下了根，运动锻

炼的意识如同“基因”刻印在了身体中，

他已经坚持了几十载。到晚上，六七位好

友一同出校门，往圆明园、颐和园方向，

一路聊天、练练歌。夜色四合时分，晚风

吹拂，吉他的声音亦随风飘荡。周末有

空，朱晓平也会和班里同学相约，五六人

骑车去十三陵或长城等处，在群山中寻找

野趣；夜里则多借宿于乡村学校，打通铺，

条件不算优渥，但足以使大家尽兴欢颜。

清华五载，朱晓平和同学们建立了深

厚的情谊，毕业并未遮断同窗情，岳清

瑞、郑超、吴明生等同专业好友如今也常

常联系。几十年来，老同学们不时相约洛

阳、上海、乌鲁木齐、北京等地，重温清

华时光，共叙发展前程。

燃犀化腐朽，匠心夺世魁

1985年，深圳特区来清华招人。特区

刚起步，机会多且工资高，朱晓平也曾动

心。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组织

交换生活动，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的郑大

同教授要招募研究生。郑教授要做海洋平

台的开发，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技术积累

薄弱，而海洋平台的应用空间非常广阔，

朱晓平对此也大感兴趣。询问家里人意见

后，更是一句话将他留沪——“父母在，

不远游。”于是朱晓平回到上海，前往同

济大学地下工程系修读硕士。

1988年，朱晓平硕士毕业。同学们大

多去了设计院或央企，他却选了当时相对

冷清的房地产公司，理由也带着点书生意

气——一方面，朱晓平想有一套自己的房

子；另一方面，他在图书馆看过一份调研

报告，上海人均住房面积3.4平方米，而

俄罗斯人均能达到30多平方米，欧洲和美

国的数据也好于上海。他想，上海人的住

房实在太紧张了，他由衷希望改变这个状

况。于是，朱晓平进入上海工业系统下属

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干了七年，其间参与了

上海最早的60万平方米大盘——梅陇新

村的建设，也真切体会到“干大事”的

成就感。

在房地产行业打拼七年后，朱晓平迎

来了人生的第二个契机。一位负责市容环

卫的领导找到他，介绍说，上海有1000多

万人口，每天垃圾处理量有1.5万到1.6万

吨，得有人想办法进行高效处理，这方面

上海要走到全国前列。这个牵头的工作，

正需要建筑方面的专业人才出马。朱晓平

当仁不让，参与了上海环境集团的筹建工

作和集团战略发展的编制工作；作为集团

的常务副总经理和项目总经理，主持了上

海第一座垃圾焚烧厂——上海江桥生活垃

圾焚烧厂的建设全过程。江桥生活垃圾焚

烧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垃圾处理行业内的

鲁班奖获奖建筑。后来，朱晓平又受命组

团前往欧洲和日本，了解城市垃圾处理的

经验。此番考察让他更坚定了信念——在

2024 国际产业合作大会（新加坡）暨中国

机电产品品牌展览会上 1980 级校友合影。左 1

至左 4：王立杰、朱晓平、郑超、岳清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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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海一般土地价格高昂、资源稀缺的

大型城市，垃圾焚烧应当成为主流的处

理技术。

2004年，朱晓平决定离开上海环境集

团，和日本留学的龙吉生博士联合创立了

上海康恒公司，希望为中国垃圾焚烧事

业的推进做点事。然而国内对于垃圾焚烧

厂的认识，有一个从反对到认可的复杂过

程，推动垃圾焚烧项目落地并非易事，谁

都不愿意把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房地产

商最怕“邻避”拉低地价，甚至出钱组织

反对建厂的游行；居民一听垃圾焚烧则色

变，生怕产生二噁英等污染物。但在国

外，早有城市内建垃圾焚烧厂的先例：日

本皇宫一公里外就有焚烧厂，法国的塞纳

河畔建有一座焚烧厂。

康恒公司成立后，朱晓平和同事们在

竭力推广垃圾焚烧技术的同时，把“邻

避”变为“临利”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为了让大家眼见为实，他们把监测数据实

时接进各省环保厅，并在工厂大门口安装

大屏显示数据，让公众得以直接监督；同

时每周定时将厂区对公众开放，让公众近

距离参观了解。此外，整个垃圾焚烧厂

进行去工业化设计，邀

请包括法国、日本在内

的国际设计公司和中国

的设计师进行竞标。历

经七八年，在全行业的

努力下，抗议声才逐渐

平息，垃圾焚烧也逐渐

变成主流处理方式。如

今，中国已有千余座垃圾

焚烧厂矗立，现代化的

垃圾处理技术得到广泛

接受。

康恒实现的跨越式发展，正是中国垃

圾焚烧处理技术发展的历史缩影。最开

始，康恒要想在最短时间拿下市场，只能

走“技术引进”这条路。2007年，公司账

上总共只有一两千万元现金，康恒的高

层决定“赌一把”——启动培训计划，派

20名员工去日本学习排炉技术和设计。好

在这一过程十分顺利，从第一次接触到正

式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仅用了3个月；合

同生效后6个月内，首批赴日学员全部到

位。培训结束，相对于国内其他模仿技术

的企业，康恒已有研发优势，团队只用两

年时间就拿下国内多个示范项目的设备订

单，合同额冲进行业前三。到2012年，康

恒在生活垃圾焚烧子行业内已稳居全国第

一，并保持至今。

技术引进只是起点，康恒团队启动了

“国产化降本”工程。当年上海江桥项目

用的是进口设备，垃圾焚烧的吨投资高达

100万~120万元，财政补贴压力巨大。康

恒把日方技术逐步拆解、逐项国产化，经

过四代升级，现在康恒运用第四代技术焚

烧垃圾的吨投资降到50万~60万元，仅为

欧洲、日本的一半，竞争力陡增。

在康恒投资的嘉兴垃圾焚烧厂，朱晓平（左 6）接待哈萨克斯

坦阿拉木图市访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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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站稳后，产业基金又推了康恒一

把。2014年中信产业基金入股，康恒由单

一设备提供商转型为投资运营商。2015—

2024年，康恒投资建设运营的焚烧厂数量

从0增加到70余座，处理规模跃居全国第

二，年均增长率行业第一，与光大等行业

伙伴齐头并进，满足了国内垃圾处理的大

部分需求。

当国内大规模建设接近尾声，近年来

康恒又提前布局“出海”。2018年起，公

司每年拿出500万~1000万元成立国际事

业部，用5年时间组建了一支百人的海外

市场团队，专攻东南亚和中亚等“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另一方面，康恒也越来越

深度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国际的垃圾

处理协会上参与规则制定，让中国装备和

中国标准真正走出去，把康恒的中国实践

经验运用到世界。朱晓平对康恒的发展充

满信心：“我们计划7—8年内在海外再造

一个‘康恒’，通过中国的垃圾焚烧实

践，使得中国企业和中国协会能够在世界

上有自己的话语权，造福全球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

厚德铸风骨，实干凝诗篇

朱晓平对清华给予的成长养分十分感

恩：一是“世界观”，二是“方法论”。

价值观的培育是潜移默化的，像是血

脉烙印。他记得入学时老师反复讲梅贻琦

校长“一切为学校”的故事，“厚德载

物”四个字从此刻进心里；图书馆里随手

翻到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的著作，又

让他一次次明白什么为顶尖、什么为高

度、什么为正直；周末常去的圆明园已是

大片荒芜，残垣断壁提醒他“落后就要挨

打”，于是“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什么”

成为他前进的初心。朱晓平相信，从清华

走出来的学生就应该“又高又正”。

其次，清华对学生多元化发展提供着

方法论的帮助。学校允许工科生大量选修

哲学、音乐、历史等学科，朱晓平因此养

成文理兼修的习惯，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

思想宇宙，也逐渐拥有做长久规划的耐心

和底蕴。此外，这几年朱晓平也在系统性

地收藏民国历史文物，和清华园的先贤们

隔空对谈。他内心的文艺火苗不曾熄灭，

也愿在未来几年投入更多精力，让这份热

爱持续燃烧。

回望此前几十年的职业发展道路，朱

晓平风轻云淡地总结道：“车到山前必有

路。事先想清楚、想明白，可能就会好很

多，不会很被动。”他也深深感谢时代给

予的机遇，让康恒能够在自己的战略规划

中一步步成长，并在今天成为具有世界竞

争力的垃圾焚烧产业运营商。

如今朱晓平仍然在工作的一线拼搏，

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康恒的

海外战略依然是他心头的重要任务，他要

把最好的技术、最成熟的管理运作呈现给

国际市场，展现最新的垃圾焚烧行业服

务；更要把垃圾焚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规

则，伴随康恒的出海推向全球，为世界垃

圾处理行业贡献中国人的智慧。

自清华生根发芽的精神坚持让朱晓

平奋斗至今：一是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

问——为中国和世界留下点什么、贡献

点什么；二是勇立潮头的豪气与使命

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人

理当拥有成为世界翘楚的雄心与勇气。

从上海青浦区乘车北上，如今已是45

年过去，时代浮沉，但那个追随潇洒工程

师之梦的少年，仍在长跑路上。


